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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我家在农场连队住的
时候，有一个邻居叫韩金发，但连队的
大人小孩都不叫他韩金发，都喊他“韩
拐子”，因为他的左腿脚踝处有一块很
大的伤疤，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见
人们这样不恭地喊他拐子，他并不恼
怒，反而荣耀地说：“老子是打小日本
留下的伤，老子拐得光荣呢！”

韩金发人长得矮墩墩的，是个车轴
汉子。据车轴汉子“韩拐子”讲，他的那
条残腿，是当年在饶河县新丰洞与日寇
那场鲜为人知的惨烈战斗留下的。

新丰洞是朝鲜族聚居村落，距饶河
县城八十多里。新丰洞分前村和后村，
前村在乌苏里江边，二三里的平原上，后
村依山而建，距乌苏里江约十余里。

1935年9月中旬，东北人民革命军
第四军第四团团长李学福、副团长朴
振宇亲自带领 150名战士由暴马顶子
密营出发向抚远挺进。

当时，18岁的韩金发家就住在新丰
洞的后村，并秘密参加了抗联，成为一名
地下交通员。这天，在抚远的交通员老
刘就送来情报，饶河县守备队后天将路
过小北山。团长李学福决定派一个连的
部队在小北山设伏，打敌人一个措手不
及。但部队埋伏了一天，也没见敌人踪
影。后来，抗联在富锦的情报员带来情
报说，驻饶河关东军守备队70多人要武
装护送高木司令官，先坐船到佳木斯，再
乘火车去哈尔滨，于是，部队开拔到新丰
洞准备截击鬼子高木的船只。

四团首先赶到新丰洞前村直奔河
边，但瞭望守候多时也未见鬼子船只到
来，战士们都认为情报可能不准确，随即
部队进驻群众基础更好的后村。

正在这时，在村头放哨的战士急
匆匆跑来向团长报告，一伙鬼子已经
摸到村头了。

原来，高木的船早已到了新丰洞前
村河岸，狡猾的鬼子高木让船沿着岸边
走，尽量降低马达声。四团战士疏于侦
察，根本没有发现。而且由于部队不注
意隐蔽，行动完全暴露，被前村的奸细
发现报告给了鬼子。高木派一个鬼子
下船潜入前村，抓了一个正在地里干活
的朝鲜族老头，令其带路，带领船上60
多名日伪军正在悄悄包围后村。

朴振宇命令全团部队紧急集合，开
始调兵遣将。韩金发主动要求参加战
斗。他凭借地形熟悉，带领部队沿着村
后的三个小山头埋伏下来，朴振宇副团
长埋伏在最前沿，他叮嘱战士们说：“我
的枪不响，谁也不能开枪。”

高木司令官带领日伪军端着枪呈
扇形从村前的草甸子一步一步向四团
阵地逼来，只有不到20米时，朴振宇副
团长端起枪猛地站起身来，一梭子子
弹就飞了出去，五六个鬼子应声倒
地。霎时，抗联战士一齐开火，敌人尸
体横七竖八倒了一大片，鬼子高木司
令官也中枪一头栽倒，一命呜呼。

但鬼子靠一挺机枪仍负隅顽抗，
向我军阵地猛烈射击。双方对峙着，
谁也不能发起冲锋。

为了尽快彻底消灭敌人，朴振宇副
团长命令二连二排长赵清河带两名战士
猫腰向前迂回，三躲两闪就占据了一个
离敌人机枪最近的地势，举枪就把敌人
机枪手击毙了。这时，朴振宇副团长一
跃而起，直奔那挺机枪而去。由于他们
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的火力集中
向他们射来，赵清和排长和两个战士都
倒在了血泊中，朴振宇也受了重伤。山
坡上的战士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首长负
伤和战友牺牲，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有的
趴在地上呜呜地哭出了声……

正在这时，西北方向又有150名伪
军奔新丰洞而来，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
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李学福团长当
机立断，抽调多名炮手，由参谋长崔石泉
率领去伏击伪军。正面部队仍盯住鬼
子，同时命令部队做好突围准备。

伪军一进入伏击圈，就被战士们复
仇的子弹撂倒了十几个，其余敌人扭头
就跑。可是，战士们迎击伪军的枪声一
响，趴在草甸上的鬼子就知道援军来
了，开始猛烈向我军阵地进攻。伪军也
迂回着向我军阵地包围上来，李学福团
长命令韩金发带几个战士向战斗力相
对薄弱的伪军方向突围，以吸引敌人，
掩护部队从另一侧突围。韩金发他们
悄悄摸上一个山坡，集中火力向一群正
围上来的日伪军一阵扫射，十几个敌人
瞬间倒了下去，韩金发一人就撂倒了四
个敌人。正当他们准备继续冲时，突然
从旁边一阵枪响，子弹像风一样刮了过
来，几个战士相继倒了下去，韩金发感
到脚踝一阵剧痛，跌倒在地，他顾不得
包扎伤口，趴在地上不停向敌人射击，
直到被战友拖回部队阵地。

为了瓦解伪军士气，吸引敌人注
意力，政委李斗文不顾危险，大声向伪
军喊话，开展政治攻势，但顽固的伪军
集中火力向李斗文猛射，李斗文政委
当即倒地牺牲。却为李团长带领战士
们突围赢得了宝贵机会。安全脱险
后，才知道李斗文政委已经壮烈牺牲，
战士们不由纷纷痛哭起来——

在这次战斗中，抗日联军击毙高木
司令官等日伪军30余人，打伤20多人，
四团牺牲了20多人。战斗结束的第二
天，当地的抗日组织和群众一起在硝烟
还未散尽的山坡上，掩埋了烈士们的遗
体。韩金发被乡亲们连夜转移到别的村
养伤，3个月后，伤愈后的韩金发不顾家
人的劝阻，又回到抗联部队，继续与日伪
军战斗，从此左脚留下残疾。

新丰洞战斗震动了东北各地，日
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救
国时报》载文悼念在新丰洞战斗中牺
牲的烈士们。日本鬼子也惊呼：“东北
抗日力量不可低估。”高木司令官被抗
日联军击毙的消息不胫而走，坚定了
抗日斗争必胜的信心。不久，根据上
级指示，四团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
第四军二师，抗日的力量更大了。

如今，“韩拐子”已经去世多年，但生
活在农场生产队的老人们依然时常唠起

“韩拐子”，以及他参加的那场战斗。

突围新丰洞
□刘宏

那天，我望着它，它望着我，我们俩
就那样对望着，我一动不动，它也一动
不动，蝉声震耳。也许只是一瞬间，但
当时却觉得时间很长，以至今天仍然清
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它是一只很小的野兔，从体形上看它
的年龄也只相当于我们七八岁的孩子。
我坐在大门的门槛上，它站立在门前的路
上，相距只有四米吧。野兔是很弱小的动
物，它们都很胆小，我和它如此短的距离
应该是很少见的情况。它像人那样站立
着，两只前爪搭在胸前，很滑稽的样子。
兔子的眼睛是长在脑袋两旁的，它一只眼
睛和我对视，另一只眼睛还在监视着周
围，随时准备着撒腿就跑。那时我对它心
生怜悯，周围的环境已经很不适合它的生
存，远处大道上汽车的轰隆声不绝于耳，
附近工厂里钢铁叮哐撞击，震得地都颤
抖。作为一只野兔它时时都生活在惊恐
之中。它忽然轻声对我说，你看上去很孤
单啊。我说，我比较喜欢孤单。它说，我
也是。然后，它屁股一撅一撅地走了。

这只野兔很有趣，曾经有一天，我也
是这样坐在门前，忽然看见大豆地上几只
喜鹊飞上飞下地喳喳叫，大豆的叶片在微
风中婆娑，很像是一片碧绿的水面上泛起
的涟漪，喜鹊们那黑白相间的翅膀飞舞
着，宛如动画。我心中好生奇怪，这些喜
鹊在干什么？忽然我发现，大豆叶底下忽
儿会跃起一只野兔，像一条鱼儿跃出水
面。它就那样忽上忽下不停地跳跃，和空
中的喜鹊们相呼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不同物种间的游戏。野兔发现我在看它
们，跳得越发欢了。后来我就对它产生了
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每次它出现时我都默
默地看着它，它有时会故意地跳起来向我
显示一下它那白色的屁股，很像一个调皮
的孩子。它一出现就会用两条后腿用力
地拍击着地面，告诉我它来了。我断定，
它是一只雄兔。《木兰词》里说，雄兔脚扑
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
是雄雌？我小时候养过兔子，知道只有公
兔有后脚拍地的习惯。后来上学时读到
这句古诗很惊讶，古人观察得很仔细啊。

现在想来，它和我的那次对望是在
向我告别。

我的房前屋后有大片树林，到夜晚
常有一些坏孩子骑着越野摩托车来抓野
兔，据他们说野兔在黑暗中只会循着灯
光逃跑，骑越野摩托车就能追上。人类
是有过靠打猎生存的时代，但后来的打
猎成了一种嗜好，只能说是出于本性的
宣泄。我觉得在树林里追逐到野兔的可
能性很小，只是一种刺激而已。野兔越
来越少，我认为不是这些坏孩子们的追
捕能使它们灭绝，就如同那句谚语说的，
在最后一只羚羊被杀死之前，狮子早就
灭绝了。是环境不允许它们存在了。

我坐在门前，久久地看着眼前的荒
地，希望去年那只野兔能出现。去年冬
天我没在这里过，春天麦苗返青的时候
我想它回来吃麦苗，可是总不见它出现，
现在又是夏天了，蝉声震耳，它还没出
现，这么说，它并没有熬过去年的那个冬
天。看看眼前这环境，哪里能容得下一
只野兔生存？可知它去年来看望我的时
候已经是生存相当艰难了。

树林给杀光了，不知什么人租下了
这片土地，他们想要圈起来，用石头和
砖打好了地基，但政府不让，派人来用
挖掘机给挖掉，扔下这些石头和碎砖无
人管。那只小小的野兔很让我想念。
它一定是死了，是谁最后杀死了它？是
野狗？是骑摩托车的坏孩子？是汽车
压死了它？都有可能。但最大的可能
是惊恐而死，在机器和汽车的轰鸣中，
在钢铁的挤压下，它的神经崩溃了。

那次，它和我久久相视，大约是想诉
说生活的艰难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夏天到了，我依旧坐在门槛上，看着
长满芳草的路，阳光在上面照耀，蝉声震
耳。但是它再也不会出现。永远不会出
现了。我的门前永远不会有野兔了，绝望
孤独充满了我的心。我要记住，这是2017
年的夏天，那只野兔最后消失的夏天。

那只野兔
□孙少山

琴音犹如黄昏，一弓一弦，肉身与
精神的遥遥应答，不是河流与小溪的对
话，也不是纸上幻境的破灭与重生，而
是箴言书的种子在心里缓慢成长，经风
一吹，就长成了鸟群和明亮的呼吸。当
宇宙俯瞰下的尘世在无伴奏大提琴组
曲里鸣响，当卡萨尔斯强有力的手指掠
过琴的肌肤，像掠过永恒的临界点，一
个轻柔而缓慢的蓝色深渊便在眼前萦
绕不去：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些
被污染与被净化的，那些虚构与现实并
存的，都会在灵魂里掀起一个又一个漩
涡。那情形仿佛被一个词突然击中，击
中了你沉睡多年的百感交集。仿佛黄
昏从窗口渗进来，环绕着屋子，而黄昏
像一杯香槟酒吗？拿在手中，还没等喝
你就已经醉去？

巴赫，这个公众的，具有私人性质
的影子，一直都等在你身上，等你开口
诘问写作的现实性和永恒性，而流自笔
端的梦能躲避无穷无尽的欲念吗？我
的父亲叫夜莺，我的母亲是美人鱼，她
在咸咸的海水中长鸣。这样的句子是
你想要的吗？是另一个看不见的人在
借助你的声音在说话？我们把餐具和
茶具互换了位置，我们把桌子放到田野
上，我们把阳台搬上山峦，把星星撒向
潮湿的草地，这样算不算是接近了自然
的巴赫，生活中的巴赫？

那些蒙尘的思想，不足以表述一个
有限主题的无限变化，即使将它们擦亮
如灯盏，也无法照耀全部的巴赫，照耀
那些曾经压在时间最底层的前世今
生。巴赫一直在那里，在那棵璀璨而伟
岸的音乐之树上，你从下面走过，或只
是坐在那儿憩息一小会儿，果实和树叶
便纷纷落下。不是你惊动了他，而是他
用他的哲学惊动了你。这个可以在任
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从任意角度倾
听的巴赫，大提琴的巴赫，万物都是他
的名字，像天空的蔚蓝，或一场暴雨中
风的呼喊。只要你在听，你就能听到那
种由时间和睿智垒积的空间结构，听到
那种物我两忘的启示力量：自我的血肉
是时间的脂肪，减下去，反而更多。

我听巴赫很晚，这套无伴奏大提琴
组曲还是杨炼推荐的，他那部自传气息
浓厚、精彩绝伦的《叙事诗》充满了对巴
赫的深深敬意，每个局部都有一根巴赫
的神经在动，每个回声里都有完美的音
乐形式。在我的诗人朋友中，除了杨炼，
还有两个人是边听着巴赫边写作的：欧
阳江河沉浸于《十二平均律》和《戈德堡
变奏曲》，他的文字读上去有一种钢琴般
的语速和气氛，而钢克则对《B小调弥撒》
与《马太受难曲》情有独钟，字里行间仿
佛总有旧约的亡灵在新约里说话，漫
步。若没有他们，我想我肯定会错过这

位音乐的帝王，这辈子只能不厌其烦地
读几首诗，看几部电影，听几段带有怀旧
情绪的音乐，反反复复，被尘世的泪水打
动，而不是极度的宁静与纯粹。

作为帝王的巴赫是孤独的，他居住
在天堂的宫殿里，辉煌无比，圣洁无比，
人类不能进入，只能在袅袅的余音中侧
首倾听，心生仰慕。在这一点上，巴赫
与诗歌中的但丁极其相似，那种强大的
精神品质不仅削弱了后来者的自信，同
时又让满身火焰的时间充分燃烧着他
们所传递的隐喻之花。那些花开不开，
都充满了注释。那些隐喻，有没有注释
都是一个启示录般的沉思。耳中的巴
赫与眼中的但丁，互相映照，彼此辨
认。就像一个人和他的自我，就像镜子
的两面，一个不断吸收自己流露出来的
美，另一个则躲在镜子背后偷笑。我理
解的巴赫是上帝与自己的交谈，而但丁
是人类与上帝的对话。听与读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种被加入的过程，把白昼黑
夜，今人古人，春天里的雨天，寂静与喧
嚣加入进来，甚至把咏叹生死也加入进
来，构成一个冥想的新世界。

有多少个演奏家就有多少个不同
的巴赫。如果就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而
言，罗斯特罗波维奇是弹钢琴的巴赫，
他轻盈而匆忙；史塔克是理念的巴赫，
他热情而坚毅；富尼埃是具有一副好嗓
子的巴赫，他舒展如歌；托特里耶是参
加沙龙聚会的巴赫，典雅，柔和，充满随
意性；纳瓦拉是贵族的巴赫，悠闲而高
傲；马友友是感官的巴赫，极度亢奋，又
相对轻松；而卡萨尔斯是原理的巴赫，

他用心跳的速度演奏，而眼睛在凝视苍
穹。我无意在这里，在这些演奏家之间
进行比较，每个版本对属于它的听者都
是最好的，巴赫在其中到底设计了多少
只耳朵，我们不得而知，就像出版社在
巴赫的原稿上做了多少改动，我们同样
也无从知晓。

现在，那只宇宙之声的耳朵轻轻打
开了，对着卡萨尔斯，于是，一个人的倾
听变成了无数人的倾听，变成了崇高的
至福和时间的符号——这个世界并不
过于古老，它嫣然欢笑。那么，在这个
时间以前，古典是什么？诗意的光辉？
内心的战场？真理的悲悯还是正义的
矛和盾？而在这个时间之后呢，音乐仅
仅只是音乐，只是那些可亲可近的事
物？听觉图案在想象中烙下深深的一
印，我想我的偏差在所难免。是不是我
听到的是一个综合的巴赫，一个打破了
学科界限的博大精深的巴赫，一个成为
了所有的文献近邻的巴赫？

这个黄昏被一个乐句引领着，大提
琴的意境真实而虚幻，夕阳的余晖映在
玻璃窗上。夕阳是宇宙的一只眼睛
吗？炽热，瑰丽，金色的睫毛扇动着万
丈光芒，大地的黑夜就要升起。而巴赫
穿越在其中吗？带着琴弦上的鹰和燕
子。街头涌动的人群中，哪些人在唱片
中行走？哪些人感受到世俗的温馨，又
领取了神圣的礼赞？或许巴赫也是一
只宇宙的眼睛，是音乐的原始心像，他
是永恒的一部分，永恒也是他的一部
分。至于命运那纯粹的颤音，那复调式
的万古闲愁，他不说，我们也不问。

巴赫或宇宙的眼睛
□阎逸

深秋的花城，云淡风轻，花香四
溢。已恢复了一些体能的父亲躺在病
床上说，让我带母亲上街转转。来了
这么些天，母亲还没上过街。

父亲来花城疗养期间，发病住进
医院，母亲昼夜护理，十分劳累。我从
冰城赶来时，父亲已脱离危险，大家都
松下一口气。

医院在郊区，广阔的红土地上，高
处的木棉花和低处的三角梅，火焰一
般热烈。远近相衔的菊花，更是五彩
缤纷，摄人魂魄。门前有一路公交车
去市里，然后再倒车，可到市中心。

清瘦的母亲穿着白衬衫和蓝长
裤，一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方人的
标准打扮，走在南国绚丽的花丛里，似
乎时空在变幻。

车上人多，母亲往前挤。这几年
她身体不好，总是晕车，说是站在车厢
前部感觉好些。

倒车要过马路，母亲很怕来往车
流，常常要在路口驻足等上好久。她可

是她那一代人里最早骑自行车的，那时
上下班，在人来车往的大街上，骑行很从
容。现在年纪大了，胆子小了。

一路打听，我们找到了别人介绍的
那处服装批发大市场。这里规模极大，
店铺纵横，人头攒动，一望无边，各式服
装让人眼花。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全国各地都到这里采购。

母亲兴致很高，拽着我的衣角，一路
走，一路看，不时夸赞衣服好。

她看好一件亮面的太空棉坎肩，要
给我买，说冬天在办公室里穿正好，又保
暖又轻便。我没看好，坚持没要。

转了大半天，出门后，母亲说，你马
上要先回去上班了，再多逛一会儿吧。
我在周边快步走了一圈，赶紧回到原地，
远远地看见母亲还坐在那条陈旧的小巷
里，向这边眺望。我感到了母亲的老迈。

回来的路上，挤在公交车里，母亲
虽然晕车，但还和我念叨那件坎肩多
么不错。沿途鲜花绵延不绝，车像行
驶在多彩的海洋。能看得出来，母亲
今天逛街很愉快。

春天，父亲和母亲从花城返回冰城，
他们给家里每人带回一件衣服。几个包
裹挺大，不知他们一路上是怎样费力上
下火车背回来的。他们是那样病弱。

送给我们夫妻的就是那种坎肩，
一蓝一紫。穿上后很合体，觉着比在
市场试穿时好得多。

后来我发现，母亲这次唯独没有给
自己买一件衣服，她说实在拿不动了。

这件坎肩穿了多年，总觉得它有着
不褪的花香，它有着母亲的体温。

我常想，当时母亲那么怕晕车，那么
怕过马路，又是在极易迷路的异地，是怎
样一个人辛苦地去买回这些衣服的呢？

又过了若干年，我更是突然想到，
那次在花城，是我成年后唯一一次陪
母亲逛商场。当时一切都那么平常，
但现在一切又都那么难忘。

那花海，那花香，如泣如诉，成为
永远。想到这儿，我泪水盈框。

花香永远
□来勇勤

我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省会大
都市里。

在这个省会大城市里，有一条小
街。小街不长，只有几十个电线杆
子。小街的一头与城市的一条主要大
道垂直相连。街下边的另一头是一条
小河沟,沟边住着不少临时搭建的棚户
人家。从前，这条小街的一侧，占地最
长的是一个国内知名大学的一道高大
的长长的砖墙，另侧主要是省直两个
单位的后院墙。小街僻静，行人很少，
几乎无车来往。两侧高大的杨树，粗
壮的榆树是早年留下的。树木枝条连
理，遮光蔽日，走在街上，更让人觉出
小街的僻静。唯一大的建筑是街口的
一座面向大街的西式楼房，两层，加地
下室三层，也是早年留下的。敦厚的
砖混建筑，美丽的雕花，西方折衷主义
建筑风格，现在是城市的保护建筑。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一向僻静的小
街，热热闹闹的发展起来了。先是与它
垂直相连的主要街道，要修高架桥，小
街成了制作桥梁预制板工地，日夜施
工，轰轰烈烈。后是小街两旁，陆续盖
起了高楼大厦，大学盖的是培训基地，
外教宿舍等。省直单位盖的是家属宿
舍。街口高大的西式建筑是文化宫，在
它旁边又盖起了大剧场，放映电影，但
影业萧条，上座率不高，有一次，一场电
影只有两个观众，影院诚信，照样放
映。接着是发挥了剧场的多功能用途：
举办中小学生开学典礼，大学生考研讲
课，中老年人健康讲座……小街跑起了
出租车，来一拨走一拨的剧场和街两侧
楼内的学生补习班，招来了络绎不绝的
单位大汽车、出租车、私家车等。小街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已经是常态了。

我主要想记述的是这条小街的一
个小门口里的两户百姓人家。

他们主要生活在大学一个小后门前
面的一个小门口里。说是口，也可以说
是太小了的小门口，历史上，大学的小后
门曾是学校实习工厂运货的通道。两扇
对开的小铁门，门上几根绿色栏杆，几朵
铁艺云卷花，看上去挺别致。历史上，小
门前本无这个小口，前些年，小街两侧
新栽的丁香树园，留下了这个平坦的
小豁口，总共能有十几平方米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这小口

里来了一户人家，女的五十岁上下，白
天摆摊卖小吃，卖品随季节变化，早春
卖陕西凉皮、烤面鱿鱼、矿水等，秋夏
卖熟玉米。女的干净利落，爽快热情，
零钱一元五角一，尾数不要了。男人
去工地干活，晚间自搭一小塑料棚，住
在口里，白天拆掉。男人也收破烂。
几年过去了，来了儿媳和小孙子，儿媳
漂亮，乐呵呵的，人们说，可以当演
员。她帮婆婆看摊，在大榆树下哄她
的小孩儿。晚上，有时公公回来早，拉
着他的收破烂三轮车，儿媳小孙子都乐
悠悠地坐上车，回到下边小河沟旁的棚
户房里。

时间长了，知道他们是安徽人，冬
天回去夏天来。婆婆说，这里多好，夏
天不热，还能挣到钱。婆婆有时给小
孙子讲故事。有一天，她居然拿着一
张报纸专心地看，原以为她不识字，但
她说，念过几年书，弟弟念书没钱，她
就不念了，在老家，都是男孩优先念
书。她盼着小孙子能进这里的幼儿
园，让她的孙子可以识字学画。说起
小孙子，满口夸奖，说他爱画画，爱写
字；说起老家，吃什么都香，村里自榨
的菜籽油最香了，烧菜最好吃了。

他们在这小口里已经生活十多年
了，冬去春来，每年春天如期而至。

前年春天，婆婆来时，戴了一对金
耳钉，开心地热情地和人们聊天，说儿
子在江西打工，挣了点钱。去年春天，
他们一家没来。人们念叨着：怎么没来
呢！终于来了，但只她一个人。她告诉
这里的朋友们，他们要去上海了，老男
人已经在那里找到活干了，上海还有地
方要用工。人们挽留说，下面棚户区要
改造了，你们争取住上新房吧！

他们家走了，再没来。可能都已

经生活得好些了吧！
他们是比较早期进城的农民工。

一春一夏过去了，小口空空的，走在那
里，有时想起他们。去年秋天，又来了
一户进城的农民，在口里摆了一个瓜子
摊。高大的男人，肥大的旧军衣军帽，挡
风御寒，让他越过了严冬，香香的瓜子，
让他挣了点钱。开春时，单一的瓜子摊
上，摆出了橘子菠萝，是有点本钱了，生
意发展了。天暖了，大汉再没来。炒瓜
子的是他的妻子，一个壮实的东北农妇，
红脸壮腰，手臂挥舞，一炒大半天，见人
乐乐。儿子是一个壮实的矮胖小伙，帮
着她看摊、拉车、搬东西。没过几天，小
伙在瓜子摊旁摆了个凉皮摊。摊前有时
零散地来两个农民，背着的大口袋里，带
来些自产的黄瓜蔬菜，黄瓜供小伙卖凉
皮用，蔬菜也卖几个钱。他们是乡亲，互
相帮助。

每日，天色很晚，女人和儿子才收
摊。晚饭后散步的人们问母子俩：吃了
吗？女人说：“没，出来了，就多挺一会
儿！”小街剧场有活动，街两侧楼里辛勤
补课的孩子多，秋天的新瓜子上市了，
女人的瓜子香，买客多。女人也挺乐。

愿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小街纪事
□关荣玉

陈逸飞油画作品《弦乐四重奏》

约翰尼斯·维米尔油画作品《小街》

王俊平漫画《您先请》


